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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韩振、周文冲

　　 7 月 28 日，在福州举行的第 44 届世界遗
产大会上，重庆五里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通过
神农架边界微调的方式，成为世界自然遗产地，
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五里坡地处何方？打开我国的绿色版图，在
重庆和湖北的交界处，有一片中国西南最大的
温带森林，这片森林就是由五里坡和神农架共
同构成。但因神农架太过出名，五里坡反倒“藏
在深闺人不识”。
　　实际上，从生态学意义上讲，这里同神农架
一样具有生物多样性、稀缺性，是黑熊、云豹、金
钱豹、林麝和金丝猴等珍稀濒危物种的森林栖
息地和迁徙廊道。
　　五里坡被纳入世界遗产地范围统一保护，
使得神农架遗产地保护面积进一步扩大，生态
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得到进一步延伸和补充。

神农架的神秘“邻居”

　　很多人只知道神农架，但不知道神农架还
有个同样神秘的“邻居”。重庆五里坡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总面积 35276.6 公顷，坐落在重庆市
巫山县东北部，与神农架自然遗产地同属大巴
山弧，两者有约 9 公里的接壤边界。
　　保护区内，山峦起伏，沟壑密布，海拔落差
2500 多米，气候垂直变化明显，植被也呈现出
显著变化：低处是 3000 公顷的原始森林，高
处是 300 公顷的原生性亚高山草甸，还分布
着面积达 26.6 公顷的珍稀植物穗花杉群落。
　　受益于秦岭、大巴山和巫山山脉的屏障作
用，许多珍稀动植物“隐居”于此，五里坡也成为
我国西南地区不可多得的天然生物物种基因
库——— 已发现维管植物 3001 种、陆生脊椎动
物 447 种，其中包括斑羚、林麝和金丝猴等珍

稀濒危或特有野生动物。五里坡还作为濒危的
白冠长尾雉栖息地，被列为重要鸟区。
　　纵使五里坡生态地位如此重要，但在相当
长时期内，它都显得过于“默默无闻”。2017 年，
为提升自身的国际认可度，增强神农架遗产地
的完整性，五里坡保护区正式启动“申遗”之路。
　　 2018 年 12 月，神农架林区政府、湖北省
林业厅先后同意五里坡通过神农架世界自然遗
产地边界微调的方式申报世界自然遗产。
　　经过 4 年的不懈努力，第 44 届世界遗产
大会上，五里坡被正式纳入“湖北神农架”世界
自然遗产地，纳入面积为 5782 公顷。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认为：重庆五里坡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的纳入将加强对重要廊道和栖息
地的保护，使物种能够在神农架森林、五里坡自
然保护区的喀斯特森林、湿地以及具有重要植
物学意义的大巴山之间自由交流和迁徙。此次

边界调整将增加 7 个植被群系、展示 34 种
珍稀濒危动物物种，并为神农架遗产地增加
4 种濒危动物。
　　神农架的神秘“邻居”五里坡，终于走出
山岭阻隔，站在了世界面前。
　　进入“世遗”的五里坡，也将有更多的手
段来挽救濒于绝灭的物种，维持生态系统的
完整性，承继人类赖以生存的遗传资源基因。

腾出来的“无人区”

　　如今的五里坡，是一个面积广阔的“无人
区”。而在几年前，这里还设立着一个国有林
场和一个叫庙堂的乡，居住着 2000 多人。
　　五里坡自然环境优美，犹如一个世外桃
源，但交通闭塞，并不适宜人类居住。2008
年，庙堂全乡还有 203 户贫困户，占总户数

的三分之一。乡里的孩子读初中，只能到山外
的乡镇去，单趟就要走 2 天。
　　巫山县算了一笔账：庙堂乡要彻底解决
公路等基础设施难题，总投资至少需要 2 亿
元，而且还会对当地生态造成破坏。
　　 2007 年底，巫山县启动庙堂整乡生态搬
迁，不仅是给保护区内的野生动植物“腾地方”，
也是要将村民搬出山外，彻底挖掉“穷根”。
　　 2009 年，在整体搬迁任务基本完成后，
重庆市政府批复“同意撤销庙堂乡”，庙堂乡并
入正在申报的重庆五里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013 年，重庆五里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获批。
　　 2000 多名村民的出山，使得五里坡保
护区管理的森林面积增加了一倍，达到了 20
万亩。而一代一代“刀耕火种”留下的裸露岩
石、贫瘠土地，也正在逐步自然修复。
　　三年前，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曾深入五里
坡“无人区”，了解当时的生态修复状况。满目
滴翠处，偶尔可见挂在树上的警示牌，上面写
着“黑熊出没区”。
  据当地护林站工作人员介绍，他们在巡
山时经常会遇到黑熊，“野生动物和我们和平
相处，互不影响，目前还没听说谁被伤害过。”
　　“过去，保护区内的人类活动挤占了野生
动植物的生存空间，人搬走后，实现了保护生
态和改善民生的双赢。”重庆市林业局副局长
王声斌说，五里坡的保护，已经成为重庆生态
文明建设的成功案例。

续写“生态大文章”

　　五里坡成为世界自然遗产地后，将会发
生哪些变化？保护和利用之间，如何寻求生态
的平衡？
　　“五里坡的‘申遗’成功，是更好保护的
开始。”巫山县委书记曹邦兴介绍说，目前

巫山县已成立遗产办，并与湖北省神农架
林区政府、巴东县政府成立了鄂西渝东毗
邻自然保护地联盟，建立了联动保护机制。
　　“巫山县将持续加强保护，认真履行《保
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不断提高遗产
保护能力和水平，保护好五里坡自然保护区
的生物物种，维持整个自然保护区的原真性、
多样性，为子孙后代留下宝贵自然资源财
富。”
　　当务之急，是开展科研监测和科普活动。
据介绍，巫山将加大与科研院校合作，开展重
点和濒危野生动植物、特有珍稀植物等专项
监测和调查，建设野生动物救护站、科研监测
实验室；充分运用重庆五里坡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内 100 余个摄像头，实时跟踪自然保护
区内野生动物生活情况和野生植物情况。同
时，加快建设生物多样性科普中心，借助
VR、AR 等数字技术，完整介绍五里坡生物
多样性价值。
　　在严守生态红线的基础上，五里坡的生
态旅游资源，也将为当地群众带来更多生态
红利：五里坡大峡谷沿途有 9 个大小形态各
异的瀑布群，里河河谷群崖对峙、天开一线，
葱坪湿地被称为“重庆最后的香格里拉”，旅
游禀赋得天独厚。
　　重庆市文旅委副主任秦定波说，重庆市
将围绕五里坡世界自然遗产地，开发研学线
路产品，串联巫山小三峡、五里坡大峡谷、神
农架大九湖湿地公园、三峡大坝景区，推出特
色旅游线路，合力打造“渝鄂旅游大金三角”
金字招牌，推动长江三峡国际黄金旅游带
建设。
　　“我们将继续写好五里坡这篇‘生态大文
章’，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
念，擦亮世界遗产地的生态品牌，让生态效益
产生经济效益。”曹邦兴说。

神农架有个“养在深闺”的“邻居”，纳入世遗了！

五里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葱坪湿地。 新华社发 谭艳摄

本报记者桂娟、袁月明

　　 7 月底的巩义永厚陵，暑气正盛，空气中
仍旧弥漫着潮湿的味道。神道旁憨态可掬的石
像生神兽身上，一道被黄泥描出的水线清晰可
见，除顶部半个脑袋以外，全身皆是被泥水冲刷
过的痕迹。在它脚下，尚未干透的地面比起四周
下陷不少，隐隐露出或将塌陷的迹象。
　　历经千年风雨的北宋皇陵石像生，再一次
经受了大自然的“洗礼”。
　　在刚刚过去的两周，一场罕见的持续性强
降雨突袭文物大省河南，造成严重洪涝灾害的
同时，也给河南的文物保护工作带来巨大挑战。
　　于暴雨之中，于洪水过处，河南文保人展开
了一场生死时速的紧急救援。
　　“风雨中，舍命坚守，文物人咬紧牙关，拼尽
全力，”河南省文物局局长田凯在朋友圈中写
道，“作为文物工作者，文物的安全比我们的生
命重要。我泪流满面……”

揪心：400 余处文博单位受损

　　“郑州商城遗址的部分城墙夯土被冲塌
了！”7 月 21 日晚，一则令人揪心的消息出现在
记者的朋友圈中。
　　彼时，重灾区郑州的暴雨已经持续了超过 36
小时，浑浊暴烈的水流依次绞断了象征着现代文
明的道路、电力和通信，目之所及，一片泽国。
　　位于郑州老城区中心的郑州商城遗址，距
今已有 3600 年历史，被专家认定为商代亳都，
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夏商周断代工程的
重要一环。遗址中近 7 公里长的商代城墙，是
所有商代城址中保存最完整的，一旦垮塌，损失
无可挽回。
　　万幸的是，经过多方核实，郑州商城遗址东
城垣、南城垣多处出现的滑坡区域均为后期夯
筑的保护性覆土，“原城墙文物本体安好，并未
受到损害。”郑州市文物局局长任伟说。
　　但城墙附近的郑州商城遗址考古工地显然
没有这么幸运。
　　据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刘海旺介
绍，郑州商城遗址正在发掘的 3 处考古工地总
面积约 1 万平方米，有约 100 个考古探方，全
部出现积水倒灌现象，探方隔梁、探方壁都受到
不同程度冲毁。
　　“工地附近本就地势偏低，再加上考古探方
都有一定的深度，比平坦地面更容易聚水，由此
造成部分夯土建筑基址、陶窑等重要遗迹损毁
严重。”刘海旺痛心地说道。
　　无独有偶，7 月 22 日，豫北降雨量突增，世
界文化遗产安阳殷墟的大司空村考古工地和洹
北商城制陶制骨作坊遗址也遭雨水漫灌。
　　“制陶制骨作坊遗址所在区域的积水深度，
一度比周边种植的玉米苗还要高出 50 厘米！”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副站长
何毓灵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仍难掩深深的无力
感，“考古工地四周全是水，哪怕挖了排水沟，又
能往哪儿排呢？”

　　除考古工地外，露天土遗址、古建筑也是最
容易在暴雨、洪水中受损的文物。雨水连绵不断
的冲刷、顺水流下各类杂物的冲击、大量积水长
时间的浸泡等等，都会给这些不可移动文物带
来物理意义上的危害。
　　河南现有不可移动文物 65519 处，数量居
全国第二，占全国总量的近 10%。其中，仅古建
筑就超过 23000 处。古城址多、大遗址多、古墓
葬多是突出特色。
　　暴雨之下，巩义北宋皇陵“七帝八陵”的陵
上覆土部分被冲掉不少，虽然损害尚未波及陵
墓本体，但“陵台、鹊台、乳台这些露天土遗址受
影响很大。”在宋英宗长眠之地永厚陵，巩义市
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朱星理指着东鹊台四周
散落的泥土说道，“这些露天土遗址没有建设防
雨蚀的保护设施，直接暴露在暴雨中，几乎可以
说是无力招架。”
　　而在发生严重内涝的新乡市，多处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也同样受损：潞简王墓文物本体漏
水，排水设施及正在施工的文物保护工程设施被
损；比干庙西侧围墙倒塌，香泉寺石窟的西寺东
院倒塌；共城城址的城墙夯土局部坍塌，淤泥遍
地。此外，河朔图书馆旧址、望京楼、原武城隍庙、
白云寺等均出现不同程度积水、渗漏……
　　据统计，截至 7 月 26 日，河南全省共有 400
多处文博单位不同程度遭受暴雨灾害影响。
　　“我没有办法抢救所有的文物，我没有办法
保障文物不受损。”从暴雨来临那一刻起，即便
河南文物人已经在第一时间冲向了保护文物的

“战场”，田凯的无奈仍无法抑制，“所幸省内 5
处世界文化遗产基本完好，河南文物保护单位
均未遭受毁灭性损害，馆藏文物无一受损。”

坚守：文物在，人不走

　　“谁能想到，博物馆门前流成了黄河。”回想

起那个惊心动魄的不眠之夜，郑州博物馆新
馆工作人员范雪阳仍心有余悸。
　　拥有六万余件藏品的郑州博物馆刚搬到
新馆不久，因为雨下得太大，屋顶的积水很快
没过了通风管道，“雨水顺着管道就流到了大
厅里。”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媛回忆。
　　由于早已把最易受损的书画厅展品重新
收入仓库，所以当看到公共区域局部渗水时，
郭春媛“原本想着等雨停了再处理。”
　　可谁知，雨，越下越大。即便紧急协调了
10 台水泵，屋顶的积水也“根本抽不过来”。
　　 7 月 21 日凌晨，一则来自郑州市防汛
指挥部的指令下达至郑州市博物馆新馆———
郭家咀水库水位快速上涨，存在重大溃坝风
险，馆内人员需要紧急撤离。
　　“几十名工作人员，没有一个人愿意在这
个时候离开。”郭春媛说，“我们可以甩手走
掉，那么多珍贵文物怎么办？”
　　危急时刻，一场事关华夏文明印迹的“文
物大转移”紧急展开。郭春媛把同事们分成不
同小组，将一楼临时展厅的石刻作品和二楼
的青铜器分批转移至四层库房。
　　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文保
人与时间赛跑的同时，防汛指挥部的工作人
员也愈发着急，来回催促多次后甚至忍不住
大吼：“到底是人命重要还是文物重要？”
　　“文物和我们的命一样重要。”
　　一直到 21 日早上 7 点，搬运工作才告
一段落。郑州博物馆新馆内一二层的 400 多
件文物，其中包括大量馆藏一级文物，均没有
任何损伤。
　　“左手一个鬲，右手一个爵，抱它们上楼
的时候，是我从未体验过的沉甸甸的使命
感。”范雪阳说。
　　在郭春媛、范雪阳等人紧急转移文物的
同时，100 多公里外的鹤壁辛村遗址，考古

队负责人高振龙穿上雨衣胶鞋，便一头扎进
大雨里，在驻地和工地间往返奔走，安排现场
工作人员做好巡查、疏渠、加固和防水工作。
　　辛村遗址位于鹤壁市淇滨区，是淇河岸
边一处具有都邑性质的超大型聚落遗址，遗
存主体时代为西周时期，为寻找卫国都城所
在地提供了重要线索，现有发掘面积超过
2600 平方米。
　　受持续降雨影响，淇河出现超保洪水，尽
管已经提前针对汛情做了一定的防范措施，
但高振龙不敢有一丝放松：“这次的情况甚至
超出我们的‘最坏打算’，最重要的卫侯车马
坑发掘工地，容不得一点闪失。”
　　基于对附近地形地貌的了解和正确的预
判，辛村遗址考古队工作人员提前准备了
4000 个沙袋，并在考古探方四周及时开挖了
排水沟，还紧急购买了一批 PVC 材料，依托原
有的考古大棚，将车马坑四周围了起来，“防止
雨潲进来，能挡住多少算多少。”高振龙说。
　　除了考古队的工作人员，不少当地政府
派出的“外援”也及时参与到辛村遗址的保护
行动当中。当地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付渊博，就
是主力“外援”之一。
　　暴雨如注之时，付渊博却一天三次往考
古工地跑，还坚持在车马坑西南方向打开了
一条泄洪沟，保证积水能快速排走。“这一招，
成了车马坑保护成功的关键。”高振龙说。
　　坚守四天三晚，雨水终于过去，卫侯车马
坑保住了！并且安全无虞。付渊博这才回到家
里，倒头就睡。“梦里全是水，这辈子都不想再
穿胶鞋了。”他说，“但能换来文物的安全，值！”
　　不止郑州博物馆新馆、鹤壁辛村遗址，当
浚县明代古城墙遭遇积水围困，1500 余名民
兵及志愿者便合力加高加固河坝坝墙，组织排
水保护古迹；当洛阳龙门石窟附近伊河河水漫
入景区路面，近千名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立即开
展保洁清淤和设施维修工作；当洪水通过世界
文化遗产隋唐大运河永济渠（卫河）上的云溪
古桥，文保人员全程驻守桥上，手持长杆，清理
掉每一个可能堵塞桥孔的杂物……
　　在每一个文物点，都有文保人员、志愿
者、救援队伍拼尽全力与险情抗争，用凡人之
躯撑起不平凡的华夏文明保护伞。

挺住：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三皇五帝多少事？悠悠。秦砖汉瓦枕水
流。”在遗产丰厚、文物荟萃的河南，强降雨后
的河南文物还好吗？这个问题不仅萦绕在河
南人脑海中，也时刻牵动着社会公众的心。
　　“河南文物局局长哭了”登上微博热搜，
阅读量超过 3 亿，触动了无数考古文博人士
和热心网友。各地、各界的援助纷至沓来。
　　国家文物局的应急资金来了！省政府的
应急资金来了！
　　 7 月 21 日，国家文物局召开专题会议，
决定动用文物突发事件应急处理项目资金，
支持河南受灾文物应急、支护、抢险及勘察勘

探等，确保受灾文物第一时间得到保护。河南
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多次批示，并研究下拨
文物抢险专项资金。
　　“有了这笔资金，我们可以及时购置一些
抽排水设备，解了燃眉之急。”刘海旺说。
　　兄弟文物单位的暖心声援来了！
　　“加油！”“风雨同舟，盼平安！”“人和文物
都要平安！”……在河南博物院的微博评论
区，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苏州博物馆、长
沙博物馆、山西博物馆、河北博物馆等全国多
所博物院（馆）的留言令人动容。
　　盘龙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等七家单位，
更是迅速组织购买了消毒水、雨衣、雨靴、强
光手电等灾后急需品，以及热干面和咸鸭蛋
等食品物资，对口驰援河南同仁。
　　社会各界的救援物资也来了！
　　 7 月 25 日，由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等
筹集的价值 100 多万元的救援物资，分别从
浙江义乌、江苏南京、浙江杭州、上海等地出
发抵达郑州。8 月 2 日，某社会团体向河南省
中原文物保护基金会捐赠了价值 200 万元
的文物展柜、囊匣等文物保护装备，助力文博
机构灾后重建。
　　还有许多社会爱心人士解囊相助，甚至
不愿透露姓名。
　　灾害面前，风雨同担。目前，河南各地受
灾文物建筑、古遗址、考古工地、文物保护工
程工地及博物馆的抢救保护和重建工作正在
有序开展，“要防止灾害扩大以及次生灾害的
发生。”田凯强调。
　　河南的这场“文物保卫战”，在令人感动
之余，也引发不少基层文物工作者的感慨与
反思。
　　“比如国保单位巩义康百万庄园，虽然预
留有排水通道，但设计标准只稍高于地区年
平均降雨量，雨量暴增时作用有限，仍会产生
水涝。”任伟表示，部分文物点尚未实施系统
专业保护工程，亟需提升防护等级。
　　刘海旺同样建议，对于比较重要的遗迹
遗址，应配备专项经费，用于防护大棚、排水
渠等设施的“应建尽建”。
　　更有人直言，面对未来可能频繁发生的
极端天气，现阶段亟需加强文物保护防灾减
灾系统性研究，强化基层文物保护力量，将文
物保护统筹纳入各级政府防灾减灾体系，以
便在极端天气发生时，文物抢险救灾工作能
够更加及时、有效开展。
　　曾经在热搜上被网友们直呼“心疼”的河
南省文物局局长田凯，近日又和文物局的同
仁们一道熬了一个通宵。“我们还不能松懈，
必须争分夺秒解除灾后文物的各类险情，必
须在调研的基础上尽快制定出科学可行的灾
后抢险修复保护方案”。
　　在河南文保人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守住
每一个文物，就是守住了中华文明的根脉。”
田凯说，“没有一件文物可以被轻易舍弃。”
　　正如网友评论所言：暴雨无情，感谢河南文
保人，你们一边留住了历史，一边牵引了未来。

狂风暴雨中，文保人舍命护国宝无恙
罕见强降雨突袭下的河南文物保卫战

鹤壁辛村遗址考古工作人员雨中排水。河南省文物局供图


